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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欢 

 

一  命名术 

 

郭凤怡画叫什么画？自然超能是什么意思？人体数字密码是什么？人的大脑从开始到现在都经

过那些动物？ 

…… 

这些南辕北辙又多少有些风马不接的提问都来自于艺术家郭凤怡对其作品的命名，它们或许可以

被视为一种“创作主题”，但更是郭凤怡彼时尚处启蒙的问题意识，以及，尚能发问的纯真与冲

动。 

 

二 氛围宗教 

 

依郭氏的说法，其创作可以视为三个动作：写下问题-展开绘画-浮现图像。如果郭凤怡如她所说

是因为“不知道才画”，那么，她翘首以盼地期冀着能够给出答案的究竟是“谁”？这几乎召回

了一个远古的萨满式勾天通地的情景，使得这套动作几乎可以改写为“立下诉求-展开仪式-浮现

回应”。这多少让郭氏看起来像是一位“不合时宜”的灵媒显得意味深长，仿佛，那些形象真的

是为其所卜算出来的答案一样。显然，这些形象几乎在“词与物”的对应关系里失败了，圣像不

再是圣像，风景也不是风景，毋宁说郭凤怡自成灵媒式的绘画动作，予人提示的根本不在于某种

既有宗教体验的临显，而是一种自我宗教化的氛围，弥留在空气里持续挑衅着感官。 

 

三 气功 

 

毋需羞于谈论气功之于郭凤怡，只不过在这里，气功不仅仅被识别为一种锻炼方法或科技史的产

物，而更应该将气功视为一种思想史的遗产——如何作为承载古代经验的现代思想媒介——看待

其对郭凤怡的绘画驱动与影响。 

 

四 内观-遥视 

 

“内观”与“遥视”是郭氏创作中频繁引用的概念和方法，一如心灵和宇宙之间时常被认为是有

与生俱来的关联，前者向内揭示人类的本能和冲动；后者向外总结世界的存在和法则，它们都关

乎于人类最为原始的求知。这大概也是其画中那些从胚胎到宇宙，从经络到风水，从古代到天地

的意象，可以跨过意识、时空与物质，被召唤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五 线条 

 

使用细密的线条进行重复而有序地勾勒是郭氏绘画的基本方法，仿佛，形象的俘获是被细密的曲

线召唤出来的，它们没有皮肤和更具体的身体器官，而仅存一副隐约可辨识的身体化轮廓。对于

久练气功和阅读古代文化的郭凤怡来说，当然深谙“流动即信息”之道，“宇宙与身体”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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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其绘画几乎都表现出了一个无时无刻都在流动中的精神磁场意味。 

 

六 数字 

 

数字是其画中又一较常出现的重要元素, 而画中对数字的使用明显不是一种美学策略，而更像是

承袭自中国古代的“内证”系统中的“内数”——用以对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历史变迁的观测

和推演的数学体系，只是郭氏又将其内化为自创的语言体系。通过不同数字编号赋予不同动作指

令，置入进不同的排列和有序的组合中，由此来看，数字对于郭氏来说不再是一种数学计数，而

是语言。 

 

七 古代宇宙观 

 

尽管已经有相当的文字在“证明”郭凤怡的作品与古代宇宙观之间的关系，但仍有一点尚未说清

是，郭氏不是在“表现”或“展示”古代宇宙观，而是在“使用”古代宇宙观来建构一套新的体

验和逻辑，这种迹象并不在于一种视觉变现上，而是内驱力的根本不同。 

 

八 宇宙经络 

 

“河图”“洛书”作为古代中国流传的神秘图像，在郭凤怡的创作中曾作为重要题材和参考反复

出现，事实上，两者都是来自古代中国的前现代宇宙观中有关宇宙星象变化的推演系统，而郭氏

的方法论，则更像是通过自我构建的法则，观测和识别世界运转的逻辑与秩序。 

 

基于此，本次展览借鉴“洛书”的布阵法则，以长征空间的现实坐标立柱定位，选取四十五幅作

品按至不同关键概念分列九组，布于九处落位。九组关键概念相互独立，彼此阐释。作品内容从

练功到宇宙观，从易经道教到历史文化，从人体数字到神经穴位进行了选取。启蒙，认知，大地，

胚胎……所有看似南辕北辙的对象都回返到了一个关于“认知的问题”上。 

 

九 最后 

 

如此画画，或许是郭凤怡彼时唯一的，最后的，抒情。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认知和时间一样，从

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郭凤怡对于无论民间美术还是原生艺术，无论现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都不

是顺从某个单一系统规则的“合理经验”。要知道，这些绝大部分绘画都发生于九十年代，就连

当代艺术的概念话语在彼时的中国还尚模棱两可。在这样一个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残存的社会

主义乌托邦理想里，郭凤怡给出的答案显然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于是，谈论郭凤怡的绘画，不

仅是谈一种绘画的类型，谈一种阅读的方法，或是谈一种艺术的合法性，还是作为一种并不能撇

清社会背景、历史情境、政治状况、文化角力等多种尺度下意外发生的现象，以及，更重要的是，

在一个时刻冲突和变化的世界里如何行动的方式。 

 


